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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摇摇 写一部传奇的故事书要靠手头握有大量的生动有趣的真实的传奇
故事，没有真故事作为基础，凭空设想一些“富有情节”的假故事，

是为虚构。虚构能力强的作者，也许能人工造出一大堆天衣无缝的离奇

古怪的、并不存在于现实的“故事”，也能娓娓道来而引人入胜。我写

《巨族》却没有走这条道路，因为从清末民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以及解放后的几十年，历史虽然过去几十、一百多年了，这一百多年的

时间里，故去的事（故事）还只是埋在历史的浅表层，只要我工其事，

利其器，不偷懒，着力挖，就可以把历史的情景一桩一桩地再现出来。

叙述这些事客观上就成了讲故事。开始也许没有个主题（也就是缺乏

一个既定的中心），一个一个的故事似乎都各有其独立性，串联不起

来。出土的文物（故事）多了，那串联的脉络又自然而然显露出来。

我渐渐看出围绕着长沙这姓龙的一个大家族展开的正是一段情节十分丰

富，而又十分生动的真实的历史。而龙家的人又从乃祖乃宗传至今日，

都有一种重视史料的家传性格。今天翻出来一叠资料，明天又找出来若

干家书，似乎这一切都早已为我准备就绪，一部拍案惊奇的传奇故事就

会应运而生了。

我已是一个年过八旬的老者，一生就喜欢玩玩文字，已出版了各种

作品员员缘园万字。作为会员，中国作协也称我为“老作家”、“多产作
家”。年龄本身早已让我摒除更大的“贪心”，我也应该因为满足而朝

天一揖，欣然挂笔了。虽然一个作家挂笔不需要登报声明，不要办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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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手续，挂笔的话早在圆园园缘年就公开说过了的。

可是，翻翻近代史的多种书籍，发现就事论事的提纲模式多，真正

娓娓动听的叙述故事的文字却不多见。辛亥前后在中国这方热土上，正

是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而湖南则更是革命的前沿阵地，多少湖南的革

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长沙岳麓山上那么多

烈士墓葬就是中国近代史最具体和最雄辩的说明。当历史翻过去这几页

以后，人们似乎又渐渐把这些人和事都遗忘了。正如《潇湘晨报》

（圆园园远年员圆月圆园日）上的一篇文章指出的，“长沙的历史正在快速地
湮没”。文章还说：“很少有人去整理、记录而正在消逝的历史。”

湖南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很突出，是革命的桥头堡，这是湖南人

的光荣传统，忘记它是多么不应该呀！

我写《巨族》有两个层面上的意义：小而言之，它叙述的是一个

颇具活力的大家族的一系列活动；大而言之，它描绘的却是湖南这个大

“家族”，或者说中国这个大“家族”在一个特定的革命蓬勃兴起的时

代的众生相：

黄兴、蔡锷、谭嗣同、宋教仁⋯⋯是怎样在湖南播下革命的种子，

吹响革命的号角，闹得爱新觉罗皇族日不暖席、夜不安枕的；孙中山为

什么会给湖南的龙璋题赠“博爱”二字；黄兴为什么会给龙绂瑞题赠

“无我”二字；革命的火种华兴会为什么会在长沙兴起；揭竿起义时

“复壁藏宾”的故事又是怎么回事⋯⋯

一旦我钻进这一段历史，发现这龙门巨族的材料又如此的迷人心

窍，于是我被历史呼唤，三天两头地往外跑，天晴下雨，未为之断。老

伴劝止，子女打破，我还是死不了这个心。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威武强

大了几千年，可是曾几何时，封建落后的原形就已毕露无遗，“落后就

要挨打”的历史已经在长达一两个世纪的岁月中显露出前程堪忧的局

面。长久以来，醉生梦死的人们一直沉湎在虚假的“大国声望”中，

可是真正有忧患意识的明白人，都在思虑如何强国，振兴中华。这就是

晚清以来员圆园年左右中国所处的世界环境。我写《左宗棠》与《郭嵩
焘》两部长篇近代史小说，就是想把晚清以来的世局变幻挑明，让我

们的同胞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生活的大环境，从而更加关心国家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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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从旧壳壳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多做些于国于民有益的工作。

由于某些特殊的条件，我纯属偶然地一头扎进长沙龙氏家族的家史

中去，并且发现这一家几代人的家史正是我们湖南，甚至是整个国家在

这一段时间的历史。虽然几年前我就说过挂笔的话，但责任心又使我行

动起来，探究这段不为多数人所知的真实历史。我尚健在，哪怕有生之

年只是一两年、三五年，也不能等闲过。好在近现代史材料丰富，册籍

繁多，我一连几个月埋头在史籍的书海中，查阅资料，写出几大本笔

记。几个月，案头就堆上一尺多高的一堆札记之类的纸片了。这就把我

逼上了梁山。此中情由就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了。

好，说了这么多话，无非是交代一下我为什么放下清福不享，偏要

老耄了还勉为其难来写长沙的这一豪门。读者还有什么不明白，不理

解，看了书想必也就释然。说这么几句，以为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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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巨族门第

摇摇 从龙家的今天上溯两百年，看一看湖南的这个特大号家庭是怎样
发家的，对大家读好这部传奇小说可能会有些帮助。可是从龙家的族谱

上并看不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由于本人是长篇近代史小说《郭嵩

焘》的作者，对郭嵩焘的档案资料搜罗、查阅倒是多一些，恰好在他

的《诗文集》里找到过与他同在翰林院任职的龙湛霖大人的一些家世

资料。据郭嵩焘的记载，与他家沾亲带故的龙湛霖的高曾祖父龙在浙江

兰溪县当过知县；他的曾祖父龙思见也在福建政和县当过知县；只有他

的祖父龙彬没有入过仕，是一个邑庠生。到了他父亲友夔（襄尧）一

代，就更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了。可是友夔老人尽管只是一名布衣，晚年

却比侍郎不差。这里面有两个今天听来很好笑的原因，是写书人一般不

会略而不计的：一、他的第三个儿子龙湛霖（芝生）后来通过科举制

度当了炙手可热的一品京官，翰林院编修、侍讲、内阁学士、刑部侍

郎，比黑脸包公还大三级；二、他的长女又攀了高枝，嫁给了与攸县相

邻的茶陵谭钟麟的兄弟谭椿祥，而谭钟麟不仅自己是高官，当了兵部尚

书、陕甘总督、吏部户部左侍郎，又署工部尚书，而且谭家的子侄辈也

出了像谭延闿、谭泽闿这样呼风唤雨的人物———谭延闿加入国民党后曾

任湖南督军、省长，甚至国民政府主席，后来龙家的下一代龙伯坚之所

以与谭延闿情同叔侄，这就是渊源所在。

此外，湛霖的两个兄弟一个从知县当到（直隶）知州（汝霖），身

入肃门（当时进入内圈，与政务王大臣肃顺建立了一种特殊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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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肃门六子”等，就叫做入了肃门），一个则是候选郎中（溥霖）。

从湛霖这一代起，“书香门第”的匾牌就一直挂在龙府大门顶上。

更有趣的是襄尧公作为一个布衣，却以子贵（龙湛霖的官当得太

大）诰封“奉直大夫”，名载史册。

所以襄尧公死后，也曾由郭嵩焘写了一篇传世的《墓志铭》，为之

张扬（见《养知文录》）。

那么，襄尧公的三个儿子又是怎样改写龙家的历史的呢？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龙湛霖在兄弟行中居三，两个哥哥汝霖、溥霖在前面给他领出的一

条路就是“把书读好好做官”的路。上面几代老祖宗里面也有人当过

知县，但是到了龙彬和龙襄尧两代，就都是布衣一族了。父亲襄尧

（友夔）先生本人没有任何官号，直到老了，才由于龙湛霖的官当得太

大，大到足以回过头来荫及他的祖先，友夔公一个平民百姓，竟以子贵

封为奉直大夫（见龙氏族谱《湛霖五代以上略表》）。

那么，兄弟当中的老三是怎样“学而优则仕”，读书真正读出高官

厚爵来的呢？

他大哥龙汝霖是道光二十六年的举人，与湘潭王闿运同倡古学，像

书蠹虫一样钻到字缝里去了。没有他不知道的典和故，没有能难倒他的

字与文。龙湛霖这个弟弟跟着他，也没少沾文气。练习写小楷，握笔的

手上还要搁一小杯水，要滴水不漏。为什么要这么严格要求呢？因为读

书人都知道从道光年代起，科考之考卷除了文章本身要十分出色外，还

以楷法取士，谓之馆阁体。龙氏家族几代人都练就一笔好字，所以在考

场上沾了光。如果字不好，就是取了也会被革职不用。于是取作编修、

检讨了，还得每日里练字不辍，不敢懈怠。练习写狂草，又要求字字像

帖，而又字字要超过帖，要狂得合情合理，有品有性；做文章如果写错

了一个字，用错了一个典，整个那一页纸得撕了重来。龙湛霖跟着两个

哥哥读书，简直是受磨，可功夫正是磨出来的。有一张照片就是龙湛霖

殿试时作文的稿式，那一笔不苟的楷书是多么见功夫呀！

大哥汝霖中举后，当过山西曲沃和宁夏高平的知县和直隶知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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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务实、不搞花架子的好官。那时百姓多处囿闭，知识贫乏，经济一

蹶不振，却不知如何自拔。农户或轻农桑，恪守旧法，不事更新，田土

不出，生计凋零。龙汝霖刊《农桑辑要》示之。民间学校不兴，知识

浅陋，无自强之途径，少好强之愿心。作为一县之衣食父母，龙汝霖明

白须从头脑入手，教民脱胎换骨。于是大兴学校，一两年工夫，在全县

开办私塾一百余所，晓谕百姓挑起教育子女的担子。他认为：千不该，

万不该，不该让儿孙做一辈子愚民。

后来说龙家是风暴人家，这可说是第一口风。汝霖在江西铅山当知

县时，还邀集地方贤达把颓废于荒丘野草丛中的鹅湖书院加以修复，聘

请主讲，招生开教，为地方谋求长远发展。铅山地方为了表示感恩戴

德，在集市广场为龙大人树了一块功德碑。铅山地方后来才人辈出，与

县太爷龙汝霖这一断然措施是分不开的。后来，龙汝霖的文字功夫得到

上面的赏识（这种赏识是迟早的事），他被从知县一级一下提往京师，

派往皇族的爱新觉罗学堂任教。要说皇室不重视教育，不懂得抓人才，

他们的皇子皇孙，爱新觉罗的后代，又知道要首重教育，希望他们成

才，好坐稳天下。不过这种重视教育是自私自利的。龙汝霖的字与文的

功夫超人，被实权在握的王大臣肃顺看中了，又把龙汝霖选进王府去专

门教他的两位公子。肃顺怎样学会放开禁锢已久的思想，怎样发现湖南

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地区，如何重用湖南人才，龙汝霖比别人了解得更

多。他还了解光绪皇帝有心变革政治，适应潮流以及前此肃顺怎样想走

一条新的政治道路。当然，龙汝霖身在上层，出入禁区，更了解真正实

权在握的慈禧太后是一块拦路的巨石。光绪虽是皇帝，他又奈何？肃顺

是王大臣，他又奈何？这时，龙汝霖看到弟弟龙湛霖出人头地，心里虽

然高兴，无奈政局如此，政途堪虑。及至“祺祥政变”，老妇人使出杀

手锏，刚刚露头的新政之路，又遭封杀。连肃顺这样权倾一时的王大臣

也遭到诛杀，龙汝霖心灰了，意冷了。他既不愿成为腐朽政治的陪葬，

自会当机立断，辞官回归故里，也许还能多做点实事。于是申请病归，

返回西园。大事不让干，坏事不想干，回到长沙，办学育人，大概是可

以的。他龙家可以没有大官，不可以有歪官。如果说回到西园，投入办

学是风的话，这是从龙家刮起的第二口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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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哥哥的作为虽然十分有限，但追求上进的传家之宝对于弟弟龙

湛霖却是终身管用的。他十年寒窗苦读，不曾偷过一天懒。所以轮到他

走上考场时，他就像时下的用语一般，从弯头角落里冲上来一匹黑马，

一举中鹄了。喜报送到长沙龙府时，正好襄尧公和汝霖、溥霖两个哥哥

都在家，大家异口同声欢喜不迭地叫着说：“芝生老弟好样的”，“芝生

侄子呱呱叫”。（龙湛霖字芝生）

后来，一次又一次的拔用、任命，也都频传喜报，直到龙湛霖在宫

中做到侍读侍讲学士，常常为皇帝讲解起居注，进入内阁，授内阁学士

兼刑部侍郎，是当朝一个以知本、敢言见称的近臣。同治、光绪两位皇

帝都很借重他的才学，敬重他的人品。学而优则仕，像龙湛霖这样学特

别优，所以仕也特别大，让两个哥哥都不得不在人前夸的老弟“青出

于蓝而胜于蓝”。湖南的读书人也没有不拜倒在这位书读到了家的“龙

翰林”门下的。

当时湖南的仕林文坛流行的说法是：

“湖南之所以能开发闻达于全国，外有张文达之奔走提携，内省龙

芝生之孕育后生，全省风气独开。即使翰林公卧床不起，仍以其子八先

生萸溪号令在外。善化黄兴、宁乡周震鳞、茶陵谭延闿、湘潭胡元均为

其弟子辈。其三世孙龙毓莹（伯坚）复有异才，以能周天下之务，楚

骚之遗，於焉嗣响。”

张文达，长沙人，名百熙，官至工部、礼部、吏部、户部尚书，主

京师大学堂，死后谥文达；龙芝生即龙氏家族的首要人物龙湛霖，授翰

林、编修、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后任刑部侍郎。他与其长兄龙汝霖

均极重视人才教育。翰林公的儿子龙绂瑞行八，称八先生，长郡、明

德、湘雅诸院校都是在龙家的支持下创办的。

那么，这位翰林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呢？

———人旧思想新

龙湛霖读的都是经史子集，之乎者也。在他那个年代，新学被拒于

国门之外，就是从门缝里窥见到一些新事物，也不敢设想这样一个老大

的正统国家能多有几个识时务者鼎力把国门撬开来往外多看那么几眼。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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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洋务派的几员大将却真是在冲破藩篱，大力引进新事物、新思

想。办工厂的，训军队的，派人进出国门学西洋的，不一而足，龙湛霖

在上层，看得多、听得多了，他也心向往之。

辞官还乡的郭嵩焘家住长沙，也算半个长沙人，他以兵部侍郎出任

广东巡抚之际，与西洋各国打的交道多。或在北京，或在长沙，几个长

沙人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龙侍郎（平时人称龙翰林）虽不像洋务

派那样口无遮拦，谈必西洋，但他不闭塞，不短视，内心里还是认同变

革的。郭嵩焘和那个也以长沙为第二故乡的左宗棠，同时在长沙见面的

日子很少，在北京却接触较多。这两个洋务派干将的说辞，龙湛霖听了

丝毫不反感。他有良知，不像那些老朽、老封建，有理无理反正与洋务

派抬杠，事事处处对着干。龙湛霖头脑清醒，他懂得几千年的封建国家

时至今日已经到了非改弦更张不可的时候了；天朝政府内部已经糜乱不

堪；误国的大臣正在失势，新潮思想正澎湃流行。龙湛霖在江苏学政任

上时，头脑中的新思想已经十分活跃，出手了一系列新的措施。（在江

西）他把有名的主讲大师长沙老乡皮锡瑞请到南昌经训书院主讲。这

在当政的老古董们看来是离经叛道的，怎么能让这样一个人到处“胡

言乱语”呢？当时流言很是形象生动，一时传为佳话：

南昌经训学院的老山长在酒筵上对督学龙学士说：“龙阁老，请那

个姓皮的长沙人来江西主讲怕是不合适呀。”

“为什么？”龙学士说，“湖南江西是老表，是听不懂他的话？”

“话懂，话懂，他和你的话一样，好懂，但有些不好听哩。”山长

说。龙学士还没接上腔，山长又发连珠炮了：

“他讲民族危机，无非是说变法之不可缓，这———？”

“这什么，光绪皇帝也在谈变法，你不知道？”

“不知道，只听说垂帘听政的老佛爷（当时人称慈禧太后为“老佛

爷”）不太同意。”

“啊，宫廷内部的争斗你们也知道？”

“是呀，多少知道一点，我们在下面不好听谁的。”山长倒很坦白。

“听他的，”学士指了指脑袋瓜子，“我听过皮大师的讲课，贯串汉

宋，融合中西，结合时势，宣扬变化图强。会想事的无不动容，顽固脑



怨摇摇摇摇

筋极尽诋毁之能事。你———？”

“不敢，不敢。”山长抵挡不住，头低下了。

听说后来朝廷闻讯，采取明升暗降法将皮锡瑞放回原籍去了。山长

是否嚣张了一阵，不得而知。

龙湛霖侍郎公就是这样不隐讳自己的观点，明确表态支持维新的一

个年近老迈的读书人。那时候，能这样旗帜鲜明地支持什么，反对什

么，也算是十分难得了。说是风，这也是吹得有些让人站不住脚的

“大风”。

再往下就得说开龙氏家族里最热闹的两代人的故事了：龙璋这一代

共有兄弟八人，从老二到老七可说名不见经传，或者说和一头的长兄与

一尾的满弟比，六兄弟都见不出太大的作为，而老大龙璋（称“大先

生”）和老八龙绂瑞（称“八先生”）却是中国近代史上扎扎实实的两

个风暴级人物。

到了龙伯坚这一代，兄弟更多，《巨族》也只能将笔墨高度浓缩，

来把龙伯坚的故事写透，因为他可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杰出人物，和乃父

乃伯一样，是上了风暴级这一层次的。

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大家庭，却未能突出于中国近代

史中而声名显赫呢？我查了一些写中国近现代史的书，辛亥前后的大大

小小的革命活动，写到国内各族人民和海外的侨胞如何热心支持革命，

史料极为丰富。湖南曾是革命的风源地之一，却没有找到一篇有关湖南

各个方面代表人物如何鼎力支持革命的文章。龙氏一门为革命所做出的

一切，也未见这类书刊载有片语只言。湖南省委党史部门所积累下来的

史料中，有过某些简单的记载，但想从中找出更具体一点的事绩也很困

难。章士钊先生是过来人，他对这一段历史了如指掌，他说龙氏一门的

血汗渍于其（革命事业）中。这可说是知情人的由衷之言。所以，问

这样一个“为什么”，这话说来也奇怪：按照史实，这个家庭早就应该

是与当时的一流人物并驾齐驱的了。这样一部小说应该早在圆园世纪初
叶、中叶就会有人写，而且大放光华、脍炙人口了；早就不成其为要等

后人于无声处听惊雷、偶然发现了才来动笔写的东西了。作者要不是与

龙家突然拉上了师生、同学关系，突然一头钻到这片未知世界里去，也



员园摇摇摇

许同样会擦肩而过，发现不了这一题材，只能让历史长久地湮没，让人

物永世不能崭露头角。

天下事无奇不有。于是这一段文章便从故事正文中抽出来，放在前

面作为《自序二》，好让读者在读正文前，多少有个心眼儿。



员摇摇摇摇

引摇子

“停车。”一个老头子叫的士靠边停车。这是长沙市名校雅礼中学。

他从车里提着一大包书往校门口走去。

走上来几个男女学生，争着替老头子拿书：“爷爷你拿不动，我们

替你拿吧，上哪？”

“上校庆办，也好，谢谢你们，是拿不动，几十斤呐！”

“怎么这么多书呀？”女学生问。

“送给学校的百年大庆礼物。”老头子眯缝着眼睛说。

“爷爷，你买这么多书送给我们学校呀！”

“不是买的，是我写的。”老头子并不显山露水地说。

“呀，爷爷，你写了这么多书，你是作家呀！”一名高三的男生说。

“对啊，笔耕了远园年啦！我这支笔是雅礼学校给我的，写了作品应
该送给学校呀。”

孩子们听出来了，爷爷也是个雅礼人。

校庆办公室热情接待了老头子，登记了送去的一大包书，顺便告诉

他上午也有一位老校友来送书，说着随手从柜子里取出上下两册员远开
本的大书（《黄帝内经集解》，共猿圆园万字，圆园园源年天津出版）。老头不
经心地一看，却经心地叫出声来：“这两个作者我都认识呀！”

“您老认识他们？”

“对，一个是我大学时代（湘雅医学院）的老师，一个是我中学时

代（雅礼中学）的同学。”

校庆办的同志说：“听说这两本书很有学术价值，我们看不懂哩！”

“嘿，太好了！”老头随便翻了翻书，说：“我上大学时就看过老版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圆摇摇摇摇

本的《黄帝内经》里的几篇解读本。确实很难看懂，放下了。瞧，今

天看，加上集解，有了译文，好懂多了，这价值怎么说呢？太大太大太

大了。”一连三个“太大”表明老人对书的评价之高是无出其右的。

校庆办的工作人员冒出一句钻耳朵的话来：“好像说这作者是父与

子二人，儿子是雅礼校友，不知道这父亲是否也是老雅礼的，得去查一

查，他儿子也没敢肯定。”

工作人员的话本是不经意说出来的，可是老头被提醒了，他转身就

朝楼下校友会走去。找着掌握档案资料的一位大姐，要查早期的校友名

册。书的作者之一龙伯坚是老头年轻那会儿在湘雅医学院求学时的老

师；另一位作者龙式昭则是他在雅礼中学求学时的同班同学。一年不见

两次面，三五年聚会一次总是有的。可为什么压根儿不知道这父子俩写

书的事儿呢？

校庆办正好也想了解这爷儿俩是不是都是雅礼人。那位大姐把一大

堆的名册翻了出来，其中的一个不必查，那是老头同一个班的。可这

“龙伯坚”得查一查了，是的话，看是哪个班的。

老头带着但愿“龙伯坚三个字一定会出现在名册中”的希望，顺

着查，从头到尾，又倒着查，从尾到头，有的话，按年龄估算，总在雅

礼大学时期的名单中能找到的，却翻来覆去总也找不到“龙伯坚”三

个字。找到过几个姓龙的，按时代计算，那个雅大三班的“龙毓莹”

应该有进一步查实的价值。可是老头的脑海里却从来没有“龙毓莹”

三个字的印象。

这好说，到老同学龙式昭家去一问就真相大白了。

你说是怎么回事？果然，“龙毓莹”正是“龙伯坚”。龙伯坚是雅

礼大学预科的学生，后来在雅礼协会系统的湘雅医专（医学院前身）

第三班毕业，是最早的一批雅礼人，当时叫“龙毓莹”。他们家“毓”

字辈一共有十几个，是一个大家族。《黄帝内经集解》是祖国五千年文

化中最有价值的一笔遗产，是大放光华的鸿篇巨制，是对世界文化

（特别是对医学界）的一大贡献。出版界和读书界恐怕还没有真正认识

到它的价值；这个送书的老头么他也是今天才获悉这一爆炸性新闻的。

听说龙氏父子为这本书付出了两代人远远个年头的精力，这是一首毅力



猿摇摇摇摇

之歌呀！就凭老头敏锐的触角，马上能感知其重大的意义，一种创作的

冲动立马在老头那老得渴望休息的心池中搅起七尺浪来。他平静不下

来，他要钻到这父子俩的远园多个春秋的文字生活中去。有一千个故事
他不嫌多，万一只有几个故事他也不嫌少，他要把那为《黄帝内经》

而煎熬的两万多个日日夜夜重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湖南是一个人杰地

灵的地方，长沙的豪门不少，这龙氏巨族的故事究竟有多少，有多精

彩，得做件事来搞搞了。



源摇摇摇摇

西园小记

一、殷实户

“黄包车。”有人在街边叫着。

“来———啦。”车夫将车拉到客人跟前停下，让客人上车。

“龙翰林家。”客人往车上一坐，就说了这么一句。

“好嘞。”车夫拉起就跑，既不打听哪条街，也不出口一个价。从

水风井，出兴汉门，往左一拐，直奔湘春路，来到西园。

客官，你会问这是怎么回事？长沙这么大，光说个“龙翰林家”，

谁知道他家在哪条街，多少门牌号子呀？

很难相信的是，车夫都是地图精，大凡地方上有点名气的店铺人

家，在他们头脑里都注上册了，知道甩开步子走大街怎么走，裁弯取直

走小巷又怎么行。你瞧，北门油铺街的曾公馆（曾国藩家）、六堆子的

郭氏养知书屋（郭嵩焘家）、司马里的左宗棠宅⋯⋯都在他们心中有本

经。

那么西园龙家是个什么人，连黄包车夫也尽人皆知呢？

龙家可是当年长沙这地方最光辉的头面人家唷！同治皇帝登基的那

一年，正赶上壬戌年开考，龙家这位三少爷诗词文章过人，一手楷书又

赛似刻版，一篇《求贤审官论》只用了源员源个字就获得万人之上的那
个人的垂青，一举中的。在考试的台阶上，步步高升，先是大挑二等，

会试中式第廿三名；贡士复试一等，殿试一甲十七名，赐进士出身；再

参加保和殿御试，最后钦定入选，授翰林院庶吉士，是科考的一名骄



缘摇摇摇摇

子。到了光绪元年，这名学问词章超人的进士几度充任同考官、正考

官，出任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左中允，还累迁至侍读学士；光绪十

七年入为内阁学士，身为近臣。再擢升刑部右侍郎，做到了朝廷命官，

是在皇帝跟前最说得起话的一个。是一言九鼎，秋审时一两句话就能定

人生死的权贵人物。

摇摇龙氏家族第一代的龙湛霖官

至内阁大学士，刑部侍郎，是长

沙无人不知的翰林公。这是他进

士点翰林的考卷和若干奏疏中的

一件。

摇摇龙家有这么一个笑话：有一个六月六，乡俗为关公晒袍之日。龙氏
老翰林家的人想起老爷回来多年，箱笼里的袍褂还没拿出来晒过太阳，

趁着烈日当空，拿出来晒晒才是。于是一阵忙乎，晒了个满院。那时，

龙伯坚还小，从未见过爷爷当官穿的衣服。上前一看，简直是看稀奇古

怪：那官帽倒也见过，可那官袍却是头一次见到，绣的一只怪兽更是说

不上是何物，进去把爷爷拖了出来硬要问个清白。湛霖公最喜欢这个孙

子，当然要释疑解惑了。说那是凤宪官的补服，执法人员穿的。龙伯坚

非要问明白不可的是那绣的怪物是只什么兽。有一只角，是不是叫做犀

牛？爷爷一笑，说那是“獬豸”，那角就是专门用来顶恶人坏蛋的。小



远摇摇摇摇

伯坚跑去缠着妈妈要给他做件带那怪物的衣，让恶人坏蛋见了他就怕。

小伯坚还缠着爷爷问：“老百姓怕你吧？”爷爷却说，老百姓不怕他，

只有坏人怕他。小伯坚从此更加把爷爷看作是天兵天将，能保一方平

安。

能和他平起平坐的湖南人就那么几个：长沙张百熙（同治十三年

进士）；湘乡曾国藩（道光戊戌科，翰林）；湘阴郭嵩焘（也是二甲进

士翰林）；湘阴左宗棠，他虽非正式科班出身，却也是皇帝的爱才，钦

赐进士的天下才子。再加上比他辈分大的陶澍（嘉庆壬戌科进士）和

道光丙辰科进士胡林翼。而在长沙城里，由于龙府住的地方叫做西园，

所以西园便成了尽人皆知的去处，黄包车夫自然是用不着客人说半句多

余话的，但说“西园”，或者“龙翰林府”，就比说出某门某街某巷还

管用。

那么，是西园龙翰林府修建得特别阔气，亭台楼阁，威武雄壮么？

倒也不是。作者找来了一张原始照片。这就是西园的真实面目。大门没

有那八字门楼，连那通常大户人家都有的大石门坊也没有的。门前更没

有常见的那一对石鼓石狮子，可说只是常见的一户普通人家（在第三

进朝门处有一对石狮子）。

是龙家没钱，讲不来这种豪气大方么？龙家是长沙大牌的殷实户。

城北郊菜园子那一大块廉价土地，早已经被龙家的理财人跑马圈地式地

给购置下来了。那哪里是十亩几十亩地呀？涨水时是汪洋洋一大片；水

退后是脏兮兮一大片。旧时连种个菜什么的，都拨不来算盘子儿，因为

是水淹地，只能任其荒芜，杂草丛生。后来一小块一小块地租赁给劳力

汉子营生，一小块一小块地经营改造，终于逐渐整理成型，变成了大片

可耕地。后来再一倒腾、升级，穷水漂地一下变成了大片屋宅地基。这

地价么？一个晚上涨上一倍两倍是有的，涨个十倍、二十倍也是有的。

究竟有多大一块呢？少说也有个一两百亩吧。于是地变钱，钱变地，即

使龙家的当家人再不会理财，这财也是发定了的。龙家最发旺时，究竟

库里有着多少银子，一时是没有人能说得清的。

到了后来，龙家增丁添口，那大门里面，倒是也陆陆续续增加了一

些房子，住个家什么的比较宽敞而已。



苑摇摇摇摇

但是西园毕竟是大户人家，有苏州园林式的院落。那时美国在长沙

设有领事馆。这领事馆就是租龙家的房屋设在西园里面的。后来领事馆

在水陆洲建了自己的接着洋楼，才从西园搬了出去。曾国藩的曾孙儿女

曾约农与曾宝荪兄妹俩又相中了西园，把美国领事馆住过的西园房子租

下来，办起了艺芳女子中学。这样一说，西园的架势也就影影绰绰如在

眼前了。

二、思想开通的古板门庭

龙家财势过人，地位显赫，在朝为官，见识高超，不像一般土财

主、钱桶子，所以西园一开始就不成其为一个官宦人家中心，而只是个

老出新闻稀奇事儿的所在。老一代龙湛霖兄弟仨，都曾早早地走上仕

途。老大的官做得不大，位不上七品，在朝廷里只是个芝麻一级的县官

儿。可是等到老三也官运亨通，出进中南海时，他的威风就大张了。法

国人想在中国土地上打冤枉主意时，别的一些人老鼠胆，见了洋人就低

三下四地，法国打到家门口来了，他们也不敢粗声粗气放个屁，不敢还

法国人以颜色，而是一味地跪地求和。龙湛霖骨头硬，跪不下去，他支

持左宗棠抗法，要给洋人一点颜色看看。他上的疏，直言不讳地陈述退

让没有出路的道理，把个和战的利害陈述得条理明白，批驳“老谋持

重”的一派处处表现出窝囊废，软骨头，给民族招致极大的祸害。朝

野上下都把他和左宗棠视为可怕的铁嘴。

一个科班出身的读书人，照逻辑说，本来是天生的守旧派。可是，

龙翰林却常思进取，主张从根本上自强。他在江苏学政任上，大胆地引

入格致新潮，主张译西书，吸取外洋经验。他的《变科举疏》主张既

要重视老祖宗的老古董，又要留心西事西法，要从洋事物上学点聪明，

开启民智。一个老进士，居然主张学校添置仪器，实行分科施教，不拘

一格降人才；既提倡维护国学，又主张兼通西学。

他因病告假回到长沙后，不顾老病之身，仍然致力于革新教育，作

育人才。龙湛霖和左宗棠是同一条船上人，都认识到自强之路，以作育

人才为本；求才之道，以设立学堂为先，所以龙老爷出资办了多所男校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